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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晶 /文

中国能源界习惯用“金三角”称呼蒙陕甘宁交界地区，这
一地区的能源规划战略正在提速。
“目前，《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综合开发指导意见》编制

工作确实已经完成，正在等待上报国务院进行审议，但短期内
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一位权威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主任高世宪表示，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的设立，主要是为
了解决鄂尔多斯盆地能源资源良性开发的问题。

数据显示，2009年，鄂尔多斯能源盆地原煤产量占全国的
20%，油气当量占全国近 18%，天然气产量占全国 14%。

而另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在酝酿并编写区域性的能源规划，
有不少规划都已经上报到了国家发改委。这种区域性能源规
划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同质化发展的问题，国家发改
委的审批会比较谨慎。

项目驱动政策：区域性能源规划“各自为政”

上述权威人士告诉记者，未来还将有一系列的区域性能
源规划出台，包括青海以及新疆区域规划。这些规划和“金三
角”规划差不多，也以煤化工项目为主。

尽管主管部门在逐渐收紧和规范煤化工项目，但主要的
煤炭资源区和大型能源企业都已经制定了未来 5至 10年的
煤化工发展和投资规划。其中，新疆、内蒙古、山西、陕西、贵
州、宁夏将是未来煤化工大发展的主要省份。

上述权威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在未来会基本形成
“五区一带”的能源开发布局。

据了解，“五区”是 缘个综合型的能源开发基地，分别为陕
西、鄂尔多斯盆地、西南、东北（主要是蒙东）、新疆，“一带”则
是中东部的核电带。其中鄂尔多斯盆地包括蒙陕甘宁 4个省
区，也就是所说的“能源金三角”。
“‘十二五’期间，‘五区一带’的能源供应量占全国 80%以

上，增量占全国 90%以上。”该权威人士说。
事实上，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支持传统能源的发展。
在中国中东部地区，有些地方政府虽然都在积极发展新

能源规划，但对传统能源支持的力度非常大，这并非体现在规
划上，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无锡一家做基础油加工的企业负责人狄经理告诉记者，
公司在无锡的年生产能力只有 20万吨，后来准备到外地扩
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今年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一家分厂将会投产，年生产能力

将会达到 40万吨。当地政府认为可以保证当地的油料供应，
提高进出口额，所以很支持。能源行业是一个需要高投入的行
业，这两个分厂的投资额均为 3000万美元，这也是当地政府
很看重的。”狄经理说。

狄经理同时表示，除此之外，当地政府也在积极引进一些
能源企业，形成规模，最终也会编写一个能源规划，这样有利
于向上面要政策。
“如果政策能被批准，肯定有利于我们企业的发展。”狄经

理说。
内蒙古有关人士也曾公开表示类似观点：内蒙古打造的

国家能源基地，将给予当地能源企业诸多优惠，其中重要的一
项措施就是对煤矿等矿产开采权限的部分放开，新上项目审
批可能会更加宽松。

有专家表示，能源战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中
之重。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已制定并正在调整自己的能源
战略，但中国至今尚未确定能源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编制
能源规划，导致能源发展整体不平衡，实践中每每出现项目驱
动政策、而不是政策驱动项目的情况，更难以使能源发展与经
济发展、环境、资源相协调。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发
展规模，在没有统一部署的前提下，出台自己的能源规划，推
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跑马圈地、无序发展。

缺少统筹规划：煤化工出现重复建设苗头

“‘金三角’中的鄂尔多斯、榆林和宁东三地的资源结构非
常类似，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煤化工为主。”高世宪说。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张
宏：“目前，榆林地区在着力打造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鄂尔多
斯提出了煤炭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 50%以上的要求，大力发
展煤制油、煤制烯烃等项目；宁东则更明确，2009 年 2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开发总体规
划》，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三地都以煤为主，都把煤化工列为发展重点，必然会出

现同质化竞争，进行重复建设，而且每个地方都想做对方的下
游，以求减少污染，关系比较难以处理。”上述权威人士称。

单一的结构还面临着重复建设的困境。
目前，“金三角”地区各地市以煤炭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路

线趋同，发展煤电、煤化工产业是各地市的共同选择。2015
年，“金三角”地区煤炭规划总产能达 12.1亿吨，高于国家能
源“十二五”规划拟定的 11亿吨目标。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延生说，国家有关
部门有关煤化工行业规范的通知近几年发布了不下 4次，并
且已经将煤化工的审批权上收到国家层面，在规模上更提高
了煤制甲醇的门槛。

尽管政策严厉，但依然挡不住地方政府对煤化工的热情。
张宏表示，“金三角”区域内煤炭资源开发程度也有较大

不同，鄂尔多斯的神东、准格尔矿区已形成了规模化开发，榆
林地区煤炭开发规模快速扩大，宁东地区也已初具规模；上海
庙基地则刚刚开始建设，总体上讲，这些地区都是优质的整装
煤田。
“应该由国家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开发，而不能从单

个煤矿、单一矿区出发。要在资源开发规模、资源利用方向、下
游产业布局和产品延伸发展等多方面协调发展，防止无序开
发和产业雷同发展，这也有利于国家大型整装煤田的保护。”
张宏认为。

在同质化竞争的同时，“金三角”地区还存在产业基础薄
弱这一国内能源基地的共性问题。

国家有关部委对“金三角”地区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金
三角”地区产业体系尚显单一，能源资源深度转化、精细化工、
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和金融服务等下游或配套产业发展滞后。
输出的能源产品多为初级产品，深加工产品种类少，规模小。

乳业新国标之争，以“奶业大炮”
王丁棉为震中，震波迅速扩散到业内
人士、消费者乃至海外。继三聚氰胺
事件、“圣元性早熟”事件之后，这场
地震再次冲击了人们对乳业市场的
信心。

王丁棉炮轰新国标，结果引来不
同角度的还击。

先是内蒙古奶业协会负责人那
达木德宣称“现行乳业标准符合中国
国情”，紧接着方舟子指称“王丁棉是
广东巴氏奶企业的推手”，在“妖魔化
常温奶”。
“他（指王丁棉）这是外行指导内

行，根本不了解全国的情况。他说的
标准只适合南方的企业，不适合北
方。”河北福成五丰奶牛场总经理张
学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低标准说法
冲击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

“真正的危机是大家对中国乳制
品的信心缺失。两大阵营的争论实际
上是揭行业内幕，这会引起并误导消
费者认为国内乳品是按最差标准乳
品生产的，从而引发对该行业整体食
品安全的担忧。”中山大学公共传播
研究所林景新教授表示。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事，
市场环境又不好，很可能本钱都打不
回来，现在还有谁愿意投资这个行
业？”张学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谁投
谁是傻子。”

这名经历了乳业十余年浮沉的
老兵，把三聚氰胺事件后的乳业市场
形容为“刚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但只
是短暂的一亮”。
“你能想象吗，五六年前唐山一

头奶头可以卖到 6万多元。”张学点
上一支烟，眯着眼回忆起当年乳业发
展盛况。

彼时，各路资本蜂拥而入，房地
产开发商、山西煤老板、唐山铁矿老
板都在投资建设牧场，高薪挖角。从
2004年到 2006年，在资本推动下，中
国乳业经历了第一次自发的规模化
养殖高潮。与此同时，乳产品市场也
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

以三聚氰胺事件为拐点，中国乳
业一路走低。
“圣元的性早熟事件，又给了市

场当头棒喝。好在最终证明是进口的
奶粉出了问题，之后市场慢慢恢复了
一些信心。”张学说。

这就是他所说的“短暂的一亮”。
然而，肇始于去年的乳业新国标

之争，让乳业前景再次陷入晦暗之
中。

乳业新国标从起草、制定到颁
布，始终有两派阵营争论不断。其中，
南方派是以王丁棉为代表的巴氏奶
阵营，坚持以巴氏奶奶源标准制定标
准，并以此攻击新国标；北方派则是
以金海、那达木德为代表的常温奶阵
营，打着维护奶农利益、符合国情的
旗号下力挺新国标。

让张学感到忧虑的，不是投资人
失去兴趣，而是消费者可能因此彻底
丧失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
“真正的危机是大家对中国乳制

品的信心缺失。两大阵营的争论实际
上是揭行业内幕，这会引起并误导消
费者认为国内乳品是按最差标准乳
品生产的，从而引发对该行业整体食
品安全的担忧。”中山大学公共传播
研究所林景新教授表示。

北京一位刘姓女士近日来一直
在关注乳业新国标的争论，并因此获
知，巴氏奶与常温奶的区别居然如此
之大。

她是一个四岁半男孩的母亲，每
周逛两次超市，都会为家人选购牛
奶、酸奶和奶酪等乳制品。而在 7月 2
日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她从北京南
三环附近一家大型超市出来时，购物
袋里没有任何一件乳制品。
“我们到底应该喝什么奶？”她问

道。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疑问。在刘女

士经常登录的网络论坛里，数以百计
的妈妈们都在讨论相似的问题：什么
是巴氏奶，应该选择哪个品牌，常温
奶还能不能再喝？

其中很多人表示，刚刚恢复了一
些对国产品牌的信任，现在看到“喝
低标准牛奶不如白开水”的言论，感
到越是大品牌越信不过，这个行业太
乱了，干脆“都别喝了”。

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中国乳品信
心低迷。2010年，全国 36个大中城市
居民人均乳制品（包括鲜乳品、奶粉
和酸奶）消费量为 24.03千克，同比减
少 5.3%。
杀牛卖牛真相：
奶农利益被乳企巨头挤压

“乳企利润在暴涨，奶农利润在
暴跌，这轮整顿后，几大乳企在大部

分地区形成了价格垄断，其结果是，
越是垄断严重的地方，奶农利益受损
越大。”张学表示，“几个大乳企，现在
就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奶牛养殖
基地的负责人石先生告诉记者，对照
生乳标准来看，奶牛场如果努力，加
强饲养管理和卫生管理，要达到高标
准也不是那么困难。

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大部分养殖
场的饲养模式都是“集中挤奶、分户
饲养”，分户饲养意味着环境卫生不
好控制，因此菌落数就不好控制，加
上夏季气候炎热，奶牛会喝很多水，
也会降低蛋白质含量。

调查显示，我国 60%的奶牛由存
栏 20头以下的小规模户饲养，生产
设施简陋，卫生防疫条件不完善。

石先生告诉记者，如果将生乳中
菌落总数指标调为每毫升 50万 CFU
（菌落形成单位），每百克生乳的蛋白
质含量为大于等于 2.95克，提高生乳
收购门槛，这些奶牛养殖户很有可能
因为达不到标准、卖不出去奶、利润
降低而杀牛。

他认为，如果采用高级饲养模
式，建成大型集中养殖场是可以达到
高标准的，但这种模式的推广成本很
高，企业的成本压力会很大。

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
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如果中
国现在按乳业发达国家标准执行，那
么占总量 70%的散养殖户绝大部分
要倒奶、卖牛或杀牛。

提高标准会导致奶农杀牛卖牛
的说法遭到很多人抨击，被认为是滥
用奶农利益“绑架”新国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部分地
区已经出现了杀牛、卖牛现象，但原
因与乳业标准无关。

张学告诉记者，经过去年下半年
到今年上半年的乳业整合，乳业生产
加工能力相对不足，对乳业产业链造
成了新的伤害。
“乳企利润在暴涨，奶农利润在

暴跌，这轮整顿后，几大乳企在大部
分地区形成了价格垄断，其结果是，
越是垄断严重的地方，奶农利益受损
越大。”张学表示，“几个大乳企，现在
就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 6月中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
奶业大会”上，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奶
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表示，在乳品加工
方面，部分企业重市场开拓、轻奶源
基地建设，争抢奶源、压级压价现象
交替发生，影响了生鲜乳正常收购秩
序。

据张学介绍，去年同期冀东地区
的生鲜乳收购价每公斤在 4.63元左
右，而今年降到了 4元以下。与此同
时，奶牛养殖企业和养殖农户的饲
料、人工等各项成本均在上涨。
“像我们这样的规模化养殖场还

能挺一挺，奶农多半已经挺不住了。”
张学告诉记者，在河北省廊坊市等北
京周边地区，已经出现了奶农被迫杀
牛卖牛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在东北地
区更甚。

张学表示：“关于新国标，我的观
点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让大部分
乳企符合标准，将少数不符合标准的
挡在门外就行了。主要抓住安全标
准，而不是蛋白质含量这类营养标
准。”
“现在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标准的

问题，而是奶农的生存问题，这才是
乳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张学认为，

当务之急应该是出台有效政策，避免
奶贱伤农的局面继续蔓延。

分级标准设想：
“以质论价”破解收购难题

新国标制定的只是行业“最低标
准”，是一个奶源合格的“入门门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大乳企都有其
企业标准，一般会比国家标准高，尤
其是大型乳企往往会采取国际标准、
欧盟标准。在奶源收购上，也会设定
等级，按企业需求收购奶源。

张学认为，由于乳企形成区域性
垄断，往往会对生鲜乳出台一个平均
收购价格，而按照规范生产的养殖企
业，也只能按照平均价获得收益，这
有失公平。
“毫无疑问，新国标还需要进一

步修正、细化，对生鲜乳进行分级收
购很有必要，对达到不同等级指标
的生鲜乳可作不同的用途。”张学建
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副所长、乳品安全标准工
作专家组组长王竹天研究员也表示，
卫生部依法正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将根据
跟踪评价意见对标准进一步修订完
善。

乳品安全标准工作专家组成员、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上海）教授级高工孟瑾表示，新公布
的《生乳》标准总结该收购标准实施
多年的经验，将生乳中菌落总数指标
从每毫升 400 万 CFU 调整为 200 万
CFU，提高了生乳收购门槛，要求更加
严格了。
“随着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和养殖

水平的提高、养殖环境的改善，生乳
菌落总数会逐步降低。国家鼓励企业
在生乳收购中设置菌落总数分级收
购标准，引导奶农标准化规模养殖，
不断提高生乳质量，我们也将根据产
业发展状况及时调整相关指标。”孟
瑾表示。

孟瑾提示，《生乳》标准中蛋白质
含量指标是生乳收购的最低要求，乳
品企业根据优质优价的原则收购牛
乳，将不同蛋白质含量的生乳用于不
同类型乳制品产品的生产，其产品必
须达到相应乳制品产品国家标准中
蛋白质含量规定后方可出厂上市销
售，例如《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
标准中规定每百克乳品中蛋白质含
量都不得低于 2.9克。

孟瑾表示，为进一步鼓励奶牛科
学饲养，推进生乳收购“按质论价”的
进程，农业部正在着手制订生乳分级
标准，引导乳品加工企业合理使用不
同等级的生乳生产差异化乳品。

实际上，新国标制定的只是行业
“最低标准”，是一个奶源合格的“入
门门槛”。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大
乳企都有其企业标准，一般会比国
家标准高，尤其是大型乳企往往会
采取国际标准、欧盟标准。在奶源收
购上，也会设定等级，按企业需求收
购奶源。

上述石先生透露，蒙牛有自己的
生乳收购标准，它根据牛奶中菌落数
和蛋白质的含量把牛奶分成了几个
等级，比如菌落数每毫升 50万 CFU、
100 万 CFU、150 万 CFU、200 万 CFU
分别是不同的等级，每百克生乳蛋白
质含量低于 2.95克以下是一个价格，
高于 2.95克又是一个价格。

张学表示：“关

于新国标，我的观

点是，在中国现有

条件下，让大部分

乳企符合标准，将

少数不符合标准

的挡在门外就行

了。主要抓住安全

标准，而不是蛋白

质含量这类营养

标准。”

“现在首先要

解决的不是标准

的问题，而是奶农

的生存问题，这才

是乳业生存和发

展的根本。”张学

认为，当务之急应

该是出台有效政

策，避免奶贱伤农

的局面继续蔓延。

乳业新国标论战冲击波

本报记者 张龙 /文

能源“金三角”
同质化隐忧
“金三角”内各地区都以煤为主，

都把煤化工列为发展重点，必然会出

现同质化竞争，进行重复建设，而且每

个地方都想做对方的下游，以求减少

污染，关系比较难以处理。

关于乳业新国标的争论，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投资者信心，
中国乳业面临再次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